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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时期，时间不长也不短，史料不多也不少；有些历史现象到此结束，有些历史现象从此开始；当然更多的历史现象在此是上可追溯源流，下可查寻支脉，其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格外重要。所以汉代的历史研究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研究汉代的历史离不开考古资料，这是目前学术界的通识。仅从数量和字数上说，目前为止地下已出土的考古资料也已不遑须让于传世文献。因此对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来说，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犹如车之两轮，门之两扇，缺一不可，不能偏废。如今在汉代历史文化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或是有考古的学术背景，或是能充分利用汉简、帛书、画像石、画像砖、各种器物等考古资料，如此方能取得超乎常人的研究成果，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李学勤先生曾在《汉代青铜器的几个问题——满城、茂陵所出金文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可惜近年对秦汉金文作综合研究的论作不多，许多疑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有大量新材料涌现，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未得到深入的考释研究。”受此启发，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曾有博士论文《汉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之作并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嘉许。其实关于汉代青铜器的研究不只在铭文的研究上还大有文章可作，就是关于青铜器器形本身的考古学研究，以往的工作也是做得太少，有许多问题还等有待我们去钻研探索。

晚近的青铜器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两周的青铜器，对汉代的资料则很少措意。这一方面是历史的惯势使然，一方面则是学术界的偏见所致。虽然汉代青铜器与两周青铜器相比，在器形种类、演变的复杂程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方面都不及后者，但是也有其长处和优势，如在研究工官制度、官府手工业、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等方面就是如此。在汉代青铜器中，青铜容器又是最大宗的资料，更具备典型意义。我为吴小平博士选定《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做为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出于以上的考虑。

《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利用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目前已知的汉代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梳理。作者先将汉代青铜容器按地域分为三个系别，即中原、西南、岭南三个区系，然后对每个区系下的青铜容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和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基本排列出了每类器物的发展谱系。其中还大量涉及器物的命名、用途等方面的分析考证。除此之外，作者还从汉代青铜容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统治政策对青铜容器的影响等角度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都是富有意义并颇具启发性的。作者在书后所附“汉代青铜容器出土情况”、“古代文献著录汉代青铜容器情况”和“六朝青铜容器出土情况”三个目录，极便于学者翻查检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当然，在资料的完备程度、考古类型学的运用及探索青铜容器所反映出的历史现象等方面，该研究还存在着错误或不足。这也正是作者立誓要进一步补充修改并长期探索下去的地方。

吴小平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受过多年的专业训练。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在教学和带实习之余，科研也很勤奋。写博士论文期间，正赶上孩子小，加上教学和带实习，压力大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好在他能咬牙坚持下来，顺利地通过答辩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吴小平博士朴实直率，虽然性格有点急躁，但是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对田野发掘的痴迷，预示着他今后在考古事业上的发展前途。如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即将由岳麓出版社出版，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作为导师，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人有举贤不避亲之训，故在此郑重地向学术界推荐此书。相信今后有关汉代青铜器更广泛深入的研究也将从此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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